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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乾隆皇帝弘历（!"!!—!"##），是个自命
不凡、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大兴土木，兴建别
囿园林，到处游历，留下许多御题碑刻，一生
仅御制诗就达四万余首。他又喜爱书画，宫藏
许多古代珍贵书画中有许多他涂抹的题跋，
没有题跋的也会有“乾隆御览之宝”等印章。
他还自诩“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
所有这些，都为他树立了“万古流芳”的形象。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我在故宫工作时，有一次
参观佛堂，陪伴我的工作人员指着一幅布满
佛像的唐卡对我说：这当中的佛就是乾隆皇
帝自己。这不由使我暗暗惊奇。以后随着研究
工作的深入，我对乾隆皇帝佛像问题有了更
多的认识。

故宫收藏的乾隆皇帝佛像画有七幅，我
见到的乾隆皇帝佛像画就有四五幅。这些佛
像大都在宫中收藏，有的悬挂在佛堂上。由于
佛堂现在均未开放，所以游人无法看到。乾隆
佛装像是布本设色。宫廷像布本与藏族地区
布本唐卡含义不同，洋布、细布、绢均称布本。
佛像画色彩丰富，勾画工整，画心长度均在
!$%厘米左右。以早期布本佛装像为例，画面
上乾隆皇帝居中，身着僧衣，头戴班智达帽，
右手结说法印，左手托宝瓶跏趺坐在须弥座
上。最上方显现其修行本尊的三座坛城。上端
为显现三世章嘉及诸佛弟子。周围环绕藏传
佛教的历代先师。下部为护法诸神。

在藏传佛教众多菩萨中，文殊菩萨与观
世音菩萨最受崇信。藏传佛教认为：乾隆皇帝
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因此乾隆皇帝佛装像中
就有自拟文殊菩萨的。例如另一幅乾隆佛装
像中，乾隆皇帝着红色袈裟居中，左为普贤菩
萨，右为地藏菩萨。头上天空正中绘诸佛菩萨
及黄教祖师二十五位。乾隆皇帝像下面莲花
座下有藏文，大意为文殊菩萨化身。

乾隆皇帝把自己当成文殊菩萨的化身不
仅表现在绘画唐卡上，他还在乾隆三十三年
建成佛堂梵宗楼。与其他佛堂供主神释迦牟
尼不同，梵宗楼主神供文殊菩萨青铜坐像。楼
上供密宗佛大威德金刚铜像，在藏传佛教诸
神中，大威德金刚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
以，乾隆以文殊菩萨自况，用意是很明显的。

不管是塑像也好，绘画唐卡也好，宫中对
此是有严格程序的。以绘画唐卡来说，宫中专
门管理藏传佛教的机构是中正殿念经处，负
责办理造佛像、供器、法器等，专设画佛喇嘛
画佛像。宫中还设有主司绘画的如意馆。如意
馆画师常与中正殿喇嘛合作绘画。乾隆佛装

像中乾隆皇帝的头像就是由如意馆画师而且
极可能为意大利画师郎世宁所绘。画中其他
佛像则由中正殿绘画喇嘛绘制完成。绘制佛
像，特别是重要佛像都有皇帝的上谕或口谕
传旨。乾隆皇帝更是身体力行，连佛像小样都
亲自审看，完成后先呈御览。因此绘制乾隆佛
装像，如无乾隆皇帝亲自授意，任何人是不敢
擅作主张的。
清代藏传佛教流行于蒙藏地区，乾隆皇

帝笃信藏传佛教，曾奉三世章嘉活佛为师，
章嘉为之灌顶说法。章嘉是清代有名的佛学
大师，精通汉满蒙藏梵诸种文字又精于绘画
佛像，他曾在清宫指导了佛堂的修建，佛像

的绘制与雕塑。他从八岁进京，直到七十岁
圆寂，一直往来于京藏之间，服务于宫廷。乾
隆皇帝与他相伴，对藏传佛教理解很深。乾
隆深深了解藏传佛教对蒙藏地区的影响，通
过藏传佛教的传播，对笼络蒙藏上层具有特
殊意义。他虔诚信仰佛教与一般百姓不同，
归根结底是要神权为君权服务，告诉天下百
姓，他不但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
神界的领袖。这就是他为自己绘制佛像的根
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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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佛装像 !! 吴 空故宫收藏的乾隆皇帝佛
像画有七幅，我见到的乾隆皇
帝佛像画就有四五幅。这些佛
像大都在宫中收藏，有的悬挂
在佛堂上。由于佛堂现在均未
开放，所以游人无法看到。

" 乾隆皇帝晚年朝服像
" 唐卡中的乾隆佛像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立即给山西公安厅长写了封告急求援信

我先把汪泉托举到窗口，然后她身上系
着绳索，慢慢地爬出窗户，紧跟着我也钻了出
去。只见前楼侧楼，所有窗户都打开来，人们
探出身子仰头瞩目着我们父女俩这场高空冒
险。我半个身子站在窗台外，朝下一望，不由
一阵晕眩，慌忙移开目光，一手牢牢抓着窗
框，一手拽着绳索，一脚窗外一脚窗里地站稳
当后，对汪泉说了声：“不要怕，爸爸在后面拉
着你哪！”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屏声息气地注视着

汪泉在暮色中手扶楼房外墙，两只脚在窄窄
跳板上小心翼翼朝前移动，也不知过了多少
时辰，忽听汪泉在前头传来一声气急败坏的
短促喊声：“爸，快松手！”我这才发觉女儿已
经站在自家阳台的栏杆上了，急忙松开手中
绳子，只听咚的一声，汪泉的身影跳落在阳台
上，随着，前楼侧楼窗口里响起一片哇哇欢呼
声。再望望自家阳台，汪泉已经消失不见，进
到客厅里去开大门了。我那颗悬在喉咙口的
心终于回落到了原来的位置。从此，这根同生
死共命运的绳索，就像一根粗大的血脉，把汪
泉和我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没想到若干年后，
这一根线上两只蚂蚱的惊险一幕，在北京居
然重演了一回！

多少年过去了，汪泉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真
实身世。三十多年来，小钰和我像严守最高机密
似的守护着这个秘密。哪想到祸从天降，现在因
为移植，这身世秘密像纸包不住火不得不公开
出来，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件很残酷的事。何况
眼下汪泉生白血病，治疗上偏偏又遇到难题。在
这种亲人生死未卜的揪心时刻，还要来触及自
己感情上的这个伤疤，这岂不如同对一个溺水
的人再重重踹上一脚。我下不了这个手！
几个医生此前都异口同声提醒我们要及

早移植，好友们也催促我们抓紧时间。移植需
要供者，供者首选就是与患者有血缘关系的
亲人。如果我不去设法寻找，汪泉的供者问题
解决不了，移植便无从谈起！翻来覆去想了又

想，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真是把
我愁坏了。第三天，我终于下定决
心，救命是第一位的。只要汪泉明
白这一点，明白这个道理，是为了
她的病，是为了救她的命，是没有
办法的办法。她即便暂时不理解，

闹情绪，甚至对我产生某些怨怼，过后冷静下
来，会渐渐想通理解的。可茫茫人海，叫我上
哪里寻找与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呢？！我自然
想到那个留在小内衣上的唯一线索———山西
阳泉市幸福巷 #&号贾。只有去那里，才能找
到她的亲人或者有关她亲人的线索！
一夜无眠。第二天起来立即给山西公安厅

长写了封告急求援信，并随信附上汪泉 '()

检测报告，以便配型时参考。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公安厅长：

我叫汪浙成#现已退休#任浙江省作家协

会顾问#全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这次写信打

扰您#是因为我眼下遇到一件人命攸关的事#

十万火急地相求于您# 恳切地希望得到您有

力的救助%我女儿汪泉#系浙江大学出版社编

辑#不久前被确诊为急性髓系%!型白血病$

经医生悉心治疗#目前病情暂时得以稳定$按

治疗程序#接下来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但

中华骨髓库检索不到可与她配型的供者$ 医

生建议发动血缘亲属$ 可是# 由于她系我养

女#是个弃婴$我至今不知她亲生父母和兄弟

姐妹的姓名和住址$她是我和爱人于 #&'"年 (

月 ((日一个天寒地冻的清晨#在呼和浩特市新

城内蒙古自治区医院&内蒙古大学附近'走廊长

椅上看到的$ 当时#她已哭得声音嘶哑#襁褓外

落满黄沙#两只眼睛发炎溃烂$我们当即抱她挂

号医治#住进了该院$ 在护士消毒换洗时#发现

弃婴小内衣是一块当时邮寄包裹用的旧白布缝

制#领口上留着一行尚未褪尽的墨写小字#经辨

认是山西阳泉市幸福巷 &!号贾$估计这就是她

父母或者有关亲人的住址$除此别无任何线索$

事隔三十多年#茫茫人海#要想找到她在阳泉有

关亲人#只有依靠我们以人为本的政府#求助你

们#恳请他们看在血亲骨肉的情分上#救救自己

的亲人#得以找到相合的造血干细胞配型$ &随

信附上汪泉)*+化验报告'所需费用#一应由

我承担$ 尊敬的领导#我实属无奈#只念这三

十多年来父女情深#别无选择$愿上苍赐福好

心人#保佑这命运多舛的苦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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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结果竟完全出乎预料

回到工房，黛琳告诉娇鹂一个好消息：今
晚七点钟大厦楼顶上放《南征北战》。娇鹂惦
记着给祖堃写信，原本不打算去，怎奈家恕家
孝吵着要看电影，拦不住，可让孩子们自己去
楼顶还真不放心，祖鸿答应带侄儿去。他一
去，信自然就写不成了。晚上十点多，娇鹂安
顿好孩子绣起花来。电影早散场了，时钟指针
已跳到零点了，她十分惦念乡下祖堃的病况，
想到傍晚托祖鸿写信的事，明知这
么晚了他不会过来，还禁不住等他。
第二天傍晚，都过了吃饭时间，可祖
鸿还没回来。不吃夜饭也不关照一
声，娇鹂不禁悻悻然。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娇鹂开了

门锁，一看是祖鸿的好友兼同事阎
子芬。阎子芬带口信来了，说祖鸿因
临时有公干脱不了身，马上又要出
一趟远门，所以托他来取替换衣裳
等出门要用的东西；还托他代笔，替
嫂嫂修一封家书。公事要紧，娇鹂也
不多问，就到祖鸿房间去收拾东西，
还留阎子芬吃了亲手裹的酒酿圆
子。子芬边吃着点心边想，人家女主
人这样殷殷好客，而自己却在哄骗
她，实在惭愧之至。于是便告诉她，
祖鸿其实是得了急性黄疸肝炎，已被隔离起
来了。因怕嫂嫂着急，还耽误了写信，这才让
他帮着撒这个谎。娇鹂一听心乱如麻，祖堃肝
硬化还没好，如今祖鸿又染上了急性黄疸肝
炎！他们弟兄俩一直睡一张床，肯定把肝炎病
菌过给他了！她只知道自己母子跟祖堃分开，
却没注意祖鸿也要同他隔开。想到这里，她又
难受又懊悔，对阎子芬冲口就说：“祖鸿的病
是我们害的呀！”听了娇鹂道出原委，子芬又
吃惊又生气。见娇鹂低头抹着泪，他忍不住说
了声：“你们都不晓得他……”
不管娇鹂愿不愿听，子芬把祖鸿叮嘱他

千万不许透露的事一古脑儿给捅了出来，说是
自打他哥哥长病假以来，家里钱不够用，祖鸿
把自己积攒的准备结婚用的积蓄全贴进去了，
但还是填不满用钱的无底洞，只能往自己牙齿
缝里省了。子芬亲眼看见，他食堂里吃饭从来
不买菜，顿顿酱油汤淘饭，没营养，长此以往怎
么吃得消？还有退亲的事。祖堃曾说，哥哥待他

恩重如山，如今哥哥久病不愈，家累又大，在这
个节骨眼上，自己决不能撒手不顾。所以，明明
他同景萱情投意合，也明晓得她对自己感情非
常深，可还硬是跟她分了手。可怎样才能迫使
她同意呢？想来想去，伤透脑筋，好不容易才有
了“冲喜”一说，可万万没料到，结果竟完全出
乎预料……末了，子芬难过地说：“我一直有负
疚感的，因为‘冲喜’的馊主意是我出的。”把心
里憋久了的话说了，竟有些轻松，然而，娇鹂听

了身子瑟瑟发颤。随后，他们约好，明
天一早在轮船渡口碰面，一起去浦东
隔离医院看望祖鸿。

娇鹂给丈夫的信发出之后，一面
常去浦东探望祖鸿，一面盼着祖堃回
信。一天，寄自慈菇湾的回信终于来
了，可拆开一看，却不是他写的。娇鹂
父母在信上说，祖堃女婿只相信菩萨
郎中，劝他不听还大光其火，一赌气
去了老家管溪镇。娇鹂不知其详，赶
紧叫儿子写信去探听情况，信寄了一
封又一封，但都杳无音讯，不由得产
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转眼间，祖堃回管溪已经近半个
月了。老台门里堂兄弟有不少，日子
一久，又不好意思到别人家去蹭饭，每
天要等有人来喊了才知道，所以吃饭

成了一桩头疼事。所谓“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他的脚脖子越来越肿，已显凶兆。可即便如此，
他仍然坚信菩萨郎中的法力，相信会出现生命
奇迹。岳父岳母、姐姐姐夫们都力劝他赶紧回
沪，别耽误了治疗，但他却偏不答应，谁劝就跟
谁急。一天，金粉来看望弟弟，不经意间发现他
肚子已鼓胀起来，裤带只能搭在小腹上，大吃
一惊。见这情形，金粉劝他不要再固执，赶快住
到她家里去，亲姐姐好歹饭茶会端到他的嘴
边。听了这番话，他禁不住流出眼泪。现在，就
是想去大石岙，也已经不能了。无奈，金粉只得
先把阿三接走再说。自从金粉领走了儿子，祖
堃整日形影相吊，心绪更加恶劣。妻子从上海
寄来的每封信他都收到了，但只草草一看，撇
到一边。他抹不开面子，不肯认错———即使错
了，也宁愿错到底。这天，妻弟阿淦来到老台门
看望姐夫，得知祖堃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已
经起不了床，吓得脸都变了色。从管溪回去，赶
紧将姐夫的病况函告姐姐。


